
外 套

尼·果戈理

在部里⋯⋯但还是不要说出是哪个部好些。再也没有比各种

部，团，办事处，总之一句话，再也没有比各种公务员更容易闹脾气

的了。现在每一个个别的人，都觉得侮辱他就是侮辱整个社会。

据说，最近有一个县警察局长，也不记得是哪一县的了，递了一张

呈文，呈文里明明白白写道：国家法纪濒于危殆，以他的神圣的官

名随便让人糟蹋。作为证据，他就把厚厚一大卷传奇稗史添附在

呈文后面，每隔十页就会有一个县警察局长出现，有些地方还写他

喝得烂醉如泥。因此，为了避免引发不愉快起见，我们不如把这里

所要讲到的部叫作某部。就这样，在某部里，有某一官员当过差，

这官员不能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，矮矮的身材，有几颗麻

子，头发有点发红，甚至眼睛也好像有点迷糊，脑门上秃了一小块，

两边腮帮子上满是皱纹，脸色使人怀疑他患痔疮⋯⋯有什么办法

呢！这是彼得堡气候的不是。至于谈到官衔（因为我们这儿开宗

明义就得说明官衔），那么，他就是所谓一辈子的九品文官，大家知

道，有着欺凌不会咬人的人的值得赞美的习惯的各种各样作家们，

对这些人是不惜尽情加以嘲弄和奚落的。但这官员姓巴施马奇

金。光瞧这个字，就知道本来是从巴施马克变来的；可是它在哪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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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什么时候，又怎么样从巴施马克变来的，可就无从查考了。父

亲，爷爷，甚至妻舅和全体巴施马奇金家的人，都穿着长统靴，每年

换两三回底。他的名字是：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。读者或许觉得

这个名字有点古怪，别出心裁，但我可以做保证，决没有人搜索枯

肠把它想出来，而是自然而然演变到这一步来，无论如何也不能给

他起别的名字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亚卡

基·亚卡基耶维奇是于三月二十三日深夜降生的。故世的母亲，官

员的老婆，一个贤慧的妇人，已经准备妥善给孩子受洗。母亲还躺

在门对面的一张床上。右边站着教父，一个出格的好人，在枢密院

当股长的伊凡·伊凡诺维奇·叶罗施金；还有他的教母，巡长的老

婆，一个具有少有美德的妇人，亚林娜·谢苗诺芙娜·别洛勃留希科

娃。人家给产妇起三个名字，任她挑选一个：莫基雅，索西雅，或者

用殉教者霍慈达札特的名字叫孩子。“不行，”死者想，“全是这样

讨厌的名字。”为了惹她喜欢，人们把日历翻到另外一个地方；就又

出现了三个名字：特利菲里，都拉和瓦拉哈西。“真倒楣，”老太婆

说，“全是些什么样的名字，说实话，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名

字。要是瓦拉达特或者瓦鲁赫，那倒也罢了，可偏偏是什么特利菲

里，瓦拉哈西。”又翻过了一页———出现了巴甫西卡熙和瓦赫季西。

“得，得，我明白了，”老太婆又说，“这一定是他命该如此。既然这

样，那就叫他父亲的名字好了。父亲叫亚卡基，就也叫儿子亚卡基

吧。”这样，就有了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。孩子受了洗；他在这时

哭了，扮了个鬼脸，仿佛预先知道他要当九品文官似的。这便是事

情的全部经过。我们这样的交代，为的是让读者可以明白，事情的

趋势只能如此，给他另外起个名字是决计办不到的。他在哪一年，

是什么时候进部里当差，什么人举荐的，这一点谁都不记得了。不

管换了多少回部长和各种长官，总看见他坐在老地方，采取同样的

姿势，干同样的职务，也总是一个抄写文书的官儿；正因如此，后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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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都相信，他准是穿了制服秃了头顶原封原样生到世上来的。

部里的人对他一点也不表示尊敬。当他走过的时候，看门人不但

不站起来，甚至也不向他望一眼，就当是一只普通的苍蝇飞过接待

室一样。长官们对待他既冷淡而又横暴。有一个副股长一直把公

文塞到他鼻子跟前来，连一声：“请抄一遍。”或者：“这儿有一份十

分有趣味的案卷。”或者添上一些在教养有素的机关中常说的悦耳

动听的话都不曾说。他一把接过来，眼睛只盯住公文，也不瞧瞧是

谁递给他，人家有没有权利这样做。他接过来，就动手抄写。年轻

的官员们，都尽量施展出他们全部公务员的机智来嘲笑他，挖苦

他，当面讲述关于他，及关于他的房东太太，七十岁的老太婆的种

种捏造出来的故事，又说房东太太打他，问他们多咱结婚，又把碎

纸片撒在他头上，说是在下雪。可是，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一句

话也不回答，就好像他面前一个人也没有似的；这甚至也不影响他

的工作：在一阵纠缠中，他也没有抄错过一个字。除非玩笑开得太

厉害，人家碰他的胳膊肘，阻碍他干活儿的时候，他才说：“让我安

静一下吧，你们干什么欺负我？”在这几句话和讲这几句话的声音

里面，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。在这声音里面，可以听到这样一

种引人怜悯的东西，一个在职不久的年轻人，本来学别人的样，也

想取笑他，突然竟像被刺痛了似的停住了，从此以后，仿佛一切在

他面前都变了样，变得和从前不大相同起来。一种什么神奇的力

量，使他疏远了那些以前被他认做体面的上流人物而来往甚密的

同事们。此后有一个很长的时期，在最快乐的时刻，他又会想起那

个脑门上秃了一小块的矮小的官员和他的痛彻心脾的话：“让我安

静一下吧，你们干什么欺负我？”———并且在这些痛彻心脾的话里

面，就可以听到另外一句话：“我是你的兄弟。”于是这个可怜的年

轻人就用手掩住了脸，以后在他的一生里，当他看到人身上有着多

少薄情的东西，在儒雅的有教养的上流士绅中间，天啊！甚至在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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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公认为高尚而正直的人们之间，隐藏有多少凶残的粗野的时候，

他有好多次忍不住战栗起来。

很难再找到一个像他这样忠于职守的人了。说他热心服务，

还嫌说得轻了；不，他简直就是怀着爱心服务。他在抄写中看到了

一片变化多端和赏心悦目的世界。愉快之情都流露在他的脸上；

有几个字母是他特别心爱的，一写到它们，他就会神魂颠倒起来：

又是笑，又是眨巴眼睛，又是牵动嘴唇，所以一看他的脸，仿佛就可

以猜出他笔下描出的每一个字母。假如按照他的勤奋行赏的话，

连他自己都要吃惊，也许他会当上五品文官的；可是，正像他的刻

薄的同事们说的，他却挣到了两袖清风，一身毛病。然而也不能

说，对他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注意。有一个部长就是个好人，想酬谢

一下他长年的服务，于是分派给他些比普通抄写重要些的事情做；

就是要他根据业已办妥的公事拟一封公函送往另外一个衙门；事

情是只须换换上款，再把几处动词从第一人称改成第三人称就行

了。这都害他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弄得浑身是汗，他擦着额上的汗

珠，终于说：“不行，还是让我抄写些什么吧。”从此以后，人家就永

远让他干抄写这一行了。除了抄写之外，仿佛什么东西对他都不

存在似的。他根本没有注意过自己的衣着：他的制服不是绿的，而

是一种红褐带灰色的。他的领子又窄又矮，因此他的脖颈虽然不

长，却从领子里耸出来，就显得特别颀长，好像是侨居俄国的外国

小贩十来个一大堆戴在头上的摇头晃脑的石膏小猫的颈脖一样。

而且，总有些什么东西粘在他的制服上：不是一根麦秸就是一个线

头；再加上他又有一种特殊的本领，每次走在街上，总是当人家扔

垃圾的时候，他恰好打窗口经过，因此他的帽子上永远挂着些西瓜

皮、香瓜皮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他一辈子从来没有一次注意过

每天街上发生的事情，大家都知道，他的同事年轻的官员，却总是

在留心这些的，他们那一双灵活的眼睛的锐敏性发挥到某种程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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甚至可以看出对过人行道上某人裤子下面一根缚鞋掌的皮带松开

了———这现象经常使他们脸上露出狡猾的一笑。

可是，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即便瞧什么，他瞧见的也只是他

自己的清晰工整的字行，而且只有当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一匹马，

把马头搁在他肩膀上，从鼻孔里把一阵风吹到他面颊上的时候，他

才省悟过来，知道自己原来不是在字行的中间，而是在街道的中

间。一回到家里，他立即在桌子边坐下来，大口喝白菜汤，吃掉一

块夹葱牛肉，食而不知其味，夹带着苍蝇和这时老天爷送到他嘴边

的不管什么东西，一古脑儿吞到肚里。等觉得肚子填饱了，就从桌

子旁边站起来，拿出墨水瓶，抄写带回家的公文。如果没有这样的

活儿干，他就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，特意给自己抄下个副本，特别

是如果公文的妙处不在于文体之美，而是由于写给一位什么新贵

的话。

甚至在那样的时候：当彼得堡灰色的天空全部暗下来，全体官

员按照各人所得的官禄和嗜好吃饱了喝足了的时候———当部里飕

飕的笔尖声已经停止，所有的人都奔波忙碌，干完了自己和别人的

必不可少的事务、不甘寂寞的人本来可以不要揽到身上的一切事

务，都去休息了的时候———当官员们忙着享受公余的时间的时候：

胆大一点的上戏院里去；有的去大街，尽往帽子底下看女人；有
的去赴晚会，消磨时间去奉承一个姿色不恶的姑娘，小小官场里的

明星；最常见的是，还有的干脆则去找同事玩，同事住在四层楼或

者三层楼上，有两间小房间，外带一间前厅或者是厨房，陈设一些

有意摆阔的时髦玩意儿，又像洋灯或者别的花了省吃省喝牺牲玩

乐等等代价换来的东西———总之，连在那样的时刻：当全体官员都

散布在朋友的小屋子里打惠斯特牌，捧着杯子喝茶，啃着廉价的面

包干，从长烟斗里喷出烟来，在发牌时讲述从凡是俄国人就不能不

向往的上流社会传出的流言飞语，或者要是没有什么话可说，就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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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着那永远说不完的稀奇事，据说有人去报告一位司令官，说是在

法尔康纳纪念像上的马尾巴被人砍掉了云云的时候———总之，甚

至当大家都尽力寻找消遣的时候，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也不去寻

找任何消遣。谁也说不出，多咱在哪一个晚会上碰见过他。他抄

够了，就躺下休息，想着明天的日子，先就打心眼儿里乐开了：还不

知道老天爷明天又要赐给他什么东西抄。一个每年挣四百卢布而

能乐天知命的人的平稳无事的生活就在这样过下去了，并且或许

一直会过到衰老的暮年，如果不仅仅在九品文官，并且在三品、四

品、七品以及一切顾问官，甚至那些既不会给任何人顾问也不受任

何人顾问的顾问官们的生活道路上，也不是铺满着各式各样的患

难的话。

在彼得堡，对于所有每年挣四百卢布官俸或接近这个数目的

人，有一个强大的敌人。这个敌人而不是别人，就是我们北方的严

寒，虽然也有人说它对健康是有益的。当早晨一过了八点钟，正是

满街泛滥着上部里去的人的时候，它便开始不分青红皂白，对准所

有的鼻子狠命地、刺一样地钻起来，那简直叫那些可怜的官员们不

知道把鼻子往哪儿搁才好。在这就连大人先生都冻得脑门发疼、

眼泪汪汪的时候，可怜的九品文官们有时简直是毫无防御的。唯

一解救的办法，就是穿着单薄的外套尽快地穿过五六条街，然后在

门房里使劲地跺脚，直跺到把所有的在路上在冻僵了的执行职务

的能力和才干融解开来为止。但最近以来，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

开始觉得脊梁和肩膀奇冷刺骨，虽然他尽全力想尽快地赶完那段

一定的距离。但他终于想到，别是他的外套出了什么毛病吧。回

到家里把它仔细查看一遍，他发现果真在两三个地方，正是在脊梁

和肩膀上，已经只剩下几缕名副其实的棉纱了，呢子磨得都透光

了，里子也开了绽。必需交代一下，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的外套

也早已成了官员们嘲笑的目标；甚至连外套这个高贵的称号也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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剥夺了，都管它叫长衫。它确实有一种奇怪的构造：领子一年比一

年缩小，因为裁下缝补它的别的部分去了。这也真的显不出裁缝

的手艺，补得又臃肿，又寒碜。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看出也别无

办法，只得把外套拿去求教彼得罗维奇，一个住在某处从后楼梯出

入的四层楼上的裁缝，这人虽然只有一只眼，满脸麻子，但是缝补

官员们以及其他人等的裤子和燕尾服倒是挺在行的，当然，是当他

没有喝醉酒，脑子里没有胡思乱想的时候。至于这位裁缝，当然，

不应该说得太多，可是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习惯，小说里每一个

人物的性格都非说得清清楚楚不可，所以便没有法子，我们只得在

这儿也把彼得罗维奇表述一番。开始人家干脆管他叫格利戈里，

他是某老爷的农奴；不久他又领到了释奴证，于是每逢节日就狂饮

起来，起初还是逢到大节日大喝，到后来只要看见日历上画着个十

字，就不分大小，在任何一个教会节日都便喝起酒来，从这时候起，

人家就称呼他彼得罗维奇了。从这一方面说来，他是忠于祖先的

习惯的，当他和老婆吵起嘴来，就骂她臭娘们和德国娘们。我们既

然提到了他的老婆，那么，就也得对她说上两句；可是遗憾得很，关

于她，我们竟知道得不多，只知道彼得罗维奇是有一个老婆，她甚

至只戴便帽，不包头巾；可是说到容貌，她似乎是无法夸口的；至

少，看到她时，却只有一些近卫骑兵才往便帽下面望她一眼，翘翘

胡子，发出一声怪叫。

通到彼得罗维奇家的楼梯，必需说句公道话，沾满着水渍和污

水，渗透着一种熏人眼睛的酒味儿，大家都知道，这股味儿是跟所

有彼得堡房屋的后楼梯不可分离地连系在一起的———走上这楼

梯，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就计算着彼得罗维奇会要多大价，并且

拿定了主意决不付给他超过两块卢布。门是敞开着的，因为主妇

在烹一条什么鱼，厨房里都烟雾弥漫，连蟑螂都看不见了。亚卡基

·亚卡基耶维奇穿过厨房时主妇竟然会没有瞧见，他终于走进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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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，看见彼得罗维奇就像个土耳其总督似的盘着腿，坐在一张没有

上漆的大木桌上。按照一样坐着干活儿的裁缝的习惯，赤着一双

脚。首先跳进眼帘的是一只怪眼熟的大拇指，油灰指甲又厚又硬，

像乌龟壳一样。彼得罗维奇脖子上挂着一绞丝线和棉线，膝盖上

铺着一块破布。他用棉线穿针眼已经穿了三四分钟，并没有穿上，

所以对黑暗生起气来，连对棉线也生了气，低声嘟哝道：“不进去，

蛮婆子；你折腾得我好苦，你这鬼灵精！”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后

悔不该正赶上彼得罗维奇生气的时候来找他，他总喜欢在彼得罗

维奇有点儿醉意醺然，或者如他老婆所说的，“灌饱了黄汤，这独眼

龙”的时候，来找他做点什么。就在这种情形下，彼得罗维奇总是

肯让点价钱，一口答应下来的，甚至还鞠躬道谢。后来，固然，老婆

会哭哭啼啼地来说，因丈夫喝醉了酒，所以价钱要得低了；可是，常

常只须多给她十戈比，事情也就顺利了。这会儿，彼得罗维奇却像

是挺清醒的，为此，他的脾气就特别别扭，不容易说话，鬼知道会要

出多大的价钱。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清楚了这一点，像俗话所说

的，就想打退堂鼓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彼得罗维奇把一只独眼眯

缝起来，盯住他着瞧，于是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不由自主地只得

说：“好啊，彼得罗维奇！”“祝您好运，先生，”彼得罗维奇说，把眼睛

往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的手上斜瞧过去，瞧瞧对方带来了一份什

么样的好买卖。

“我上你这儿来，彼得罗维奇，是那个⋯⋯”必需交代一下，亚

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说起话来总喜欢用上很多前置词，副词，还有

一些毫无意义的小品词。假如碰到一件非常为难的事情，他甚至

有不把话说完的习惯，为此常常用这样的话开场：“这，简直是，那

个⋯⋯”往后就没有下文，就连他自己也忘了个干净，以为话已经

说完了。

“什么事呀？”———彼得罗维奇说，同时用独眼将他那件制服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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细地打量了一下，从领子一直看到袖子、后身、下摆和扣眼，这一切

都是他非常熟悉的，因为这全是他亲手做的手艺。裁缝的习惯就

是这样；这是他一见面时便要做的第一件事。

“我是为了那个，彼得罗维奇⋯⋯这件外套，呢子⋯⋯您瞧，别

的地方都挺厚实，就是有点灰扑扑的，看起来好像很旧了，其实它

还是新的，只有一个地方有点那个⋯⋯在脊梁上，还有肩膀上，有

一个地方磨破了一点，就是这儿肩膀上有一点———你看，就是这么

一点。也费不了多大事情⋯⋯”

彼得罗维奇接过长衫，先把它铺平在桌子上，看了许久，直摇

头，伸手到窗台上去拿来一只圆圆的鼻烟匣，在上面有一个将军

像，可不知道是哪一位将军，因为脸的地方则被手指戳破了，后来

给贴上了一块四四方方的小纸片。彼得罗维奇闻了一撮鼻烟，双

手把长衫撑开，迎着亮光细瞧了一下，又是直摇头。然后把里子翻

出来，又摇头，又打开贴着小纸片的匣盖，往鼻子里吸足鼻烟，关上

盖，把鼻烟匣藏过一边，终于说道：“不行，不能补了，这衣服简直不

成样啦！”

一听道这几句话，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心里扑通一跳。“为

什么不能补，彼得罗维奇？”他差不多用小孩子似的恳求的声音说，

“总共只有肩膀上磨破了一点呀，你总会有一些零碎料子⋯⋯”

“零碎料子有倒是有，零碎料子倒是不难找到的，”彼得罗维奇

说，“可是缝不上去呀；东西全破了，针一碰，它就破啦。”

“破就让它破吧，你可以马上给打上一块补钉。”

“补钉叫我往哪儿打？再缝上几针也不没用了，破得太厉害

了。说是呢子，也不过叫着好听罢了，风一吹，它就烂了。”

“给缝上几针吧。这是怎么说的，实在太那个⋯⋯”

“不行，”彼得罗维奇坚决地说，“这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东西完

全不中用了。您还不如等严冬到来的时候，就它改做包脚布吧，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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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袜子不暖和。袜子是德国人发明的，它为了要多赚咱们的钱（彼

得罗维奇喜欢一有机会就刺德国人几句）；可是这外套，看来您只

能做一件新的了。”

一听见“新的”这两个字，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马上两眼发

黑，屋里的东西都在他眼前打起转来。他看得见的只有彼得罗维

奇鼻烟匣盖上那个脸上贴着纸片的将军。“什么叫做新的？”他说，

仍旧好像在做梦似的，“我可没有这一笔钱呀。”

“是的，做新的。”彼得罗维奇带着些残酷的沉静说。

“唔，要是一定要做新的，那可怎么那个⋯⋯”

“您是说，能花多少钱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“您得花上一百五十多块卢布。”彼得罗维奇说，同时又意味深

长地抿紧嘴唇。他十分喜欢强烈的效果，喜欢使个什么花招儿，突

然把人家难住，随后斜着眼睛去瞧那个被难住的人听了他的话会

窘成什么怪模样。

“一百五十卢布又做一件外套！”可怜的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

喊起来，他有生以来恐怕还是在第一次大声地喊，因为一向总是以

低声说话闻名的。

“是喽。”彼得罗维奇说。“那还得看是什么样的外套。如果领

子上搁貂皮，帽兜用绸里子，那就要花两百卢布了。”

“彼得罗维奇，劳你的驾，”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用哀求的声

音说，没有听见、而且也不想听见彼得罗维奇所说的话以及它的一

切效果。“你得给想法子补一补，对付再穿一些时候吧。”

“没有用，结果准是：白费工夫，又白糟蹋钱。”彼得罗维奇说。

于是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听了这席话，就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。

彼得罗维奇在他走后，还站了好一阵儿，意味深长地抿紧嘴唇，没

有就去干活儿，很满意他既没有降低身份，也没有糟蹋裁缝的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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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。

走到街上，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恍恍惚惚的好像是在梦里。

“真是打哪儿说起，”他对自己说，“我真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那个

⋯⋯”后来，又沉默了一会儿以后，又补上了一句：“瞧！到底闹了

这么个结果，我真是想都没有想到。”在这之后又是长时间的沉默，

接着他说：“瞧！这简直，真是，出人意料，那个⋯⋯这是怎么也

⋯⋯这步田地！”说完这几句话，他也没回家，连自己也没有觉察，

糊里糊涂往完全向相反的方向走去。一路上，一个浑身煤灰的通

烟囱的人碰了他一下，又蹭了他一肩膀的黑；从一幢正在兴建的房

子顶上又劈头盖脑撒了他一大把石灰。他却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

些，后来，一直等到他碰上一个把戟放在身旁、正从角形烟盒里往

满布老茧的手掌上倒鼻烟的岗警的时候，他才有些清醒过来，并且

这也是多亏岗警冲他喊了一声：“怎么又往人家身上撞，你不能走

人行道吗？”他这才往四处里瞧了瞧，转身走回家去。回到了家里，

他才开始凝神思索，清楚而真切地看出自己所处的境况，并非语无

伦次，而是慎重、坦率地、并像对一个可以倾谈知心话的明白事理

的朋友谈天似的自问自答起来。“唔，不行，”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

奇说，“这会儿去跟彼得罗维奇讲，是行不通的。他这会儿那个

⋯⋯准是让老婆给揍了。我最好还是在星期天早晨去找他。他过

了星期六这一晚，第二天眼睛一定会歪着，睡过了头，他就会需要

喝两杯解解宿醉，可是老婆不给他钱，在这时候，我只要那个，把十

戈比塞在他手里，他就会通融了，于是外套就那个⋯⋯”亚卡基·亚

卡基耶维奇这样自言自语着，打起精神来，一直等到下一个星期

天，远远的瞅见彼得罗维奇的老婆出门到什么地方去，就赶紧找他

去了。彼得罗维奇在星期六之后，果然眼睛斜得很厉害，脑袋垂倒

着，一副睡过了头的样子；但是，话虽如此，他一知道对方的来意，

就跟有鬼在推了他一把似的。“不行，”他说，“请您定做新的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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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立刻推给他十戈比。“谢谢您，先生，我来喝

一杯祝您的健康，”彼得罗维奇说，“但是，外套的事，您不用再操心

了，它就是不成了。新外套我一定好好地给您做，准保您满意。”

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还是唠叨着说他要修补，可是彼得罗维

奇不等他说完，就打断他：“我一定会给您做新的，您把事情交托给

我好了，我一定会尽力。咱们做时兴样的，领钩用银的。”

这时候，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已经看到非做新外套不可，心

里凉了半截。真的，但这可怎么办呢？指望什么，用什么钱来做新

的呢？当然，一部分可以指望将来的节赏，但是这笔钱早就顶了别

的窟窿了。必需做一条新裤子，付清鞋匠给旧靴子换新靴面的一

笔旧帐，还得向女裁缝定做三件衬衫和两件不便付诸笔墨的内衣，

总而言之，所有的钱全要花光，即便部长大发慈悲，不是给四十卢

布的赏金，而是给四十五或者五十卢布，也是剩下寥寥无几，用来

做外套，那真是沧海中的一粟罢了。自然，他也知道彼得罗维奇专

喜欢漫天讨价，经常连他老婆都忍不住喊起来：“你疯了，你这傻

瓜！有时候一个钱也不拿就把活儿留下了，这会儿可又鬼迷心窍，

要这么大的价钱，就是把你人卖了也不值呀。”当然，他也知道，彼

得罗维奇就是八十卢布也肯做了；但是，打哪儿去弄这八十卢布

呢？他虽可以对付上半数：半数是可以张罗到的；甚至还能更多

些；可是，另外的半数又上哪儿去找呢？⋯⋯可是，读者先得知道，

第一个半数是从哪儿来的。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有一个习惯，每

花掉一块卢布，就会往一只上了锁、盖上挖一个投钱的窟窿的小箱

子里投进一枚半戈比铜币。每过半年，他就会查看一次积蓄起来

的铜币的总数，把它换成小银币。他这样持续了许久，因此在几年

当中，积蓄起来的钱数已经能超过四十卢布。这样，半数总算有了

着落；可是，又上哪儿去张罗那一半呢？上哪儿去张罗另外的四十

卢布呢？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想了又想，于是决定至少在今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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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当中，必须缩减平时的费用：取消晚上的一顿茶，夜里不点蜡

烛，如果要赶点什么公事，就要到房东太太的屋里去，借她的灯亮；

走在街上，要尽可能在石板和扁石子上下脚轻些，小心些，光让脚

尖着地，这样鞋底才不至于坏得太快；尽可能少拿内衣给洗衣妇

洗，为了免得穿脏，每天一回到家里，就要脱下内衣，只穿一件年代

悠久而还能保持不坏的棉袍。说句老实话，他起初对这种种限制

也觉着怪别扭的，但是后来也就渐渐习惯，不觉得什么了；他甚至

完全习惯了每晚都挨饿；另一方面用精神食粮来补足，那就是老是

念念不忘地想那件未来的外套。自此以后，连他的存在都仿佛变

得充实起来，好像他结了婚，仿佛另外一个人跟他住在一起，仿佛

他已经不是一个人，另外一个可爱的终身女伴同意同他过上一辈

子———这女伴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件填满厚棉花、衬着穿不破的结实

的里子的外套。他变得活泼了点，甚至性格也变得坚强了些，好像

是一个拿定了主意、认定了目标的人一样。怀疑，犹豫，总之，一切

动摇而含糊的特征自然而然都会从他的脸上和行动上消失了。有

时他的眼睛里冒出火光，脑子里甚至闪过最果敢而大胆的思想：要

不要真的在领子上加条貂皮？一想到这一点，几乎使他变得茫茫

然起来。有一次，正在抄公文的时候，他差点都抄错了，几乎大声

地喊起来。“哎呀！”赶忙画了个十字。每一个月，他总少不了去找

彼得罗维奇一趟，就跟他商量商量做外套的事，最好上哪一家去买

呢子，什么颜色，什么价钱，虽然不免担点心，却总是心满意足地回

家去，想着总会有一天，把所有这些东西都买来，做成一件新外套。

事情发展得甚至比他预期的还要快。完全出乎意料，部长赏给亚

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的不是四十或者四十五卢布，而是整整六十卢

布。不知道他是在预感到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需要一件外套呢，

还是出于巧合，但无论如何，这么一来，他是多出二十卢布来了。

这个状况加速了事态的进展。再稍微饿上两三个月，亚卡基·亚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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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耶维奇就真的能积累到将近八十卢布了。他一向很平静的一颗

心，开始跳动起来。当天他就和彼得罗维奇一起到铺子里去。买

了质地很好的呢子———这也是不足为奇的，因为他们俩早在半年

以前就在筹划这件事，很少会有一个月不上铺子去打听一趟价钱；

所以就连彼得罗维奇也说，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呢子。里子呢，他

们选了一种细棉布，但质地是如此坚固耐穿，照彼得罗维奇的说

法，这比绸缎还好，甚至连看去也更漂亮、更光泽些。貂皮没有买，

因为价钱的确贵，但是，却买了铺子里仅有的一张好猫皮，远远的

看上去是可以假充貂皮的。彼得罗维奇忙了两个星期才把外套做

好，因为在许多地方都需要绗钱，否则早就完工了。彼得罗维奇要

了十二卢布的工钱———再少可怎么却都不行了：处处满都是用丝

线缝的，缝成两道细针脚，彼得罗维奇在后来还在每道缝上用牙齿

咬了一遍，咬出各种各样的花纹。这是在⋯⋯很难说是在哪一天，

但也许总是在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天，彼得罗

维奇终于把外套送来了。他是一大早在正要上部里去办公的时候

把它送来的。在任何其它时候外套来的都不会像这样适当其时，

因为严冬已经开始，并且似乎还有更加加剧之势。彼得罗维奇像

一个好裁缝应有的那样把外套送了来。从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意味

深长的表情，那是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从来没有见到过的。他仿

佛充分感觉到自己已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，忽然在那些

只做衬衬补补零碎活儿的裁缝和那些只专门裁制新衣服的裁缝之

间划出了一道分明的界线。他从一路用来包外套的手帕里把它取

出来；手帕是刚从洗衣店拿来的；然后他用把手帕叠放，放进口袋

里留着使用。在取出外套之后，他十分自傲地对它望了一眼，双手

提起来，很熟练地往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的肩膀上一披；然后把

它摩挲平整，再把后襟往下扯址；然后只是扣上一两颗钮子，使它

在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身上便显得服服贴贴的。亚卡基·亚卡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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耶维奇像个上了年纪的人一样，想试试袖子；彼得罗维奇帮他把胳

膊伸进袖子———结果袖子做得也不差。总之，外套几乎是尽善尽

美的，刚好合身。彼得罗维奇不能忘记趁这个机会表白一番，说他

不过是因为不挂招牌，店正开在小街上，再加上早就认识亚卡基·

亚卡基耶维奇，所以价钱才会要得这么便宜；要是在涅瓦大街上，

这样一件外套，光是手工恐怕就得要花七十五卢布。亚卡基·亚卡

基耶维奇不想跟彼得罗维奇去争论这件事情，并且他也怕听彼得

罗维奇吹得这么耸人听闻的巨大的钱数。他在跟他算清帐目，谢

过了他，马上就穿新外套上部里去。彼得罗维奇跟着他走出来，站

在街上，远远的还对着外套出神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故意闪躲在一

旁，抄过弯曲的小巷，又跑到大街上来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从

正面，再把自己缝的外套看上一遍。这时，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

怀着过节般的心情向前走去。他在一分一秒都感觉到他的肩膀上

有一件新外套，有几次甚至由于内心的愉快他笑了起来。这实在

有两种好处：一来暖和，二来好看。他并没觉着怎么走，就已经来

到了部里。他在门房里脱下外套，前前后后地把它看了个够，拜托

看门的费神特别照看一下。不知，怎么就一来，部里忽然大家都知

道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有了一件新外套，长衫已经不再存在。大

家立刻跑到门房里来看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的新外套。大家都

恭喜他，祝贺他，起先他只是笑，后来甚至会害起臊来。当大家拥

到他跟前，对他说穿新外套需请大伙儿喝酒，至少也得招待一次晚

会的时候，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便完全茫无所措了，不知道他该

怎么办，回答什么，该怎样推托。又过了几分钟，他才涨红着脸，十

分天真地辩解说这完全不是什么新外套，真的只是一件旧外套罢

了。终于有一个官员，而且还是一个什么副股长，大概为了表示他

绝不傲慢，甚至不惜跟下属交往，就说：“这么样吧，我来替亚卡基·

亚卡基耶维奇招待一次晚会，请大伙儿今天晚上到我家去喝茶，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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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可巧是我的命名日。”官员们当然立刻祝贺副股长，欣然接受了

他的邀请。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本想推辞不去，可是架不住大家

七嘴八舌地劝说，说这也太不礼貌，简直是不识抬举，于是他怎么

也不好再拒绝了。但是，他后来想到，这么着他可以有机会晚上穿

了新外套到外边走走，心里倒也十分很高兴。这一整天，这对于亚

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真是一个最大的庄严的节日。他怀着十分幸

福的心情回到家里，脱下外套，再把呢子和里子都欣赏了个够，便

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，然后特地把从前的那一件脱了线的长衫找

出来，比较一下。他又对它望了一眼，连自己也笑了起来：这样大

的差别啊！后来过了好久，在吃饭的时候，他只要一想起那件长衫

所处的境遇，还一直在笑个不停。他高高兴兴吃完了饭，饭后什么

公文也不抄了，他趁天还没黑尽，随便躺在床上舒坦了一下。然

后，不多耽搁，穿上衣服，便把外套披在肩上，就上街去了。请客的

官员究竟住在哪儿，遗憾得很，但我们可说不上来：记性坏得厉害，

在彼得堡所有的房屋和街道，在我们的记忆里都混杂、纠缠在一

起，很难理出个头绪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有一点至少是确实的，那位

官员住在城里最好的地区，为此离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是很不近

的。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开始得走过几条灯光暗淡的荒凉的街

道，可是越靠近官员的住宅，街道就变得越热闹，人烟越稠密，灯光

越亮。行人就越来越多，衣服华丽的淑女开始出现，男人们也有穿

海狸领子外套的了，赶着有木栏杆都钉有铜钉的雪橇的寒酸的车

夫越来越少———相反，看到的都尽是一些戴红天鹅绒帽子、赶着漆

过的铺着熊皮毯子的雪橇的漂亮车夫，驾者台装璜一新的轿车在

街上疾驰而过，车轮在雪地上吱吱作响。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瞧

着这一切，就好像看到什么稀奇的东西一样。他已经有好几年晚

间都不上街了。他好奇地在一家商店灯光辉煌的窗户前面停下

来，眺望一幅画，上面画着一个美丽的妇人，她脱掉鞋子，这样就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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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了一只不难看的光脚；在她背后，一个长着络腮胡子、嘴唇下面

蓄有一撮美丽短髭的男人以从另外一间房间里探出头来。亚卡基

·亚卡基耶维奇摇了摇头，笑了一下，然后又走自己的路。他为什

么笑呢？是不是因为他遇到了虽然完全不熟悉、但每一个人对它

仍旧还保持着某种敏感的东西呢，还是因为他像其他许多官员那

样地想：“，这些法国人！又有什么话可说呢！他们要是打定主
意干点什么，那就真有点那个⋯⋯”但也十分可能，他连这些也没

有想———原是没有方法钻到一个人脑子里去，知道他所想的一切

的啊。最后他到了副股长住的地方。副股长居住得很阔绰：楼梯

上亮着灯，他的住宅在二层楼上。他走进前厅，亚卡基·亚卡基耶

维奇看见地上放着许多双套鞋。在这些东西中间，在屋子中间，放

着一个茶炊，咻咻发响，冒出一团团的热气。墙上挂的都是些外套

啦，斗篷啦，其中几件甚至还是有着海狸领子或者天鹅绒翻领的。

隔壁传出喧哗和谈话声，当房门打开，侍从端着放有空杯、奶油缸

和盛面包干的筐子的托盘走出来的时候，声音就突然变得清楚响

亮起来。当然，官员们早已到齐，喝过了第一杯茶。亚卡基·亚卡

基耶维奇自己动手把外套挂好，再走进屋子，于是蜡烛、官员、烟

斗、牌桌，同时就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四方哄然而起的急促的谈话声

和移动椅子的声音，震得他的耳朵嗡嗡作响。他很不自在地站在

屋子中央，踌躇着，但不知道该怎么办好。可是人家已经看见他

了，喊着欢迎他，大家立即都挤进前厅去，又把他的外套看上一遍。

亚卡基·亚卡基耶维奇显然有点不好意思，可是他是一个老实人，

看见大家都在夸奖他的外套，也不能不高兴起来。后来，不用说，

自然是大家又把他跟外套都撇在一边，照例又回到打惠斯特牌的

牌桌前面去了。喧哗声、谈话声和一大堆的人，这一切在亚卡基·

亚卡基耶维奇看来，都是不可思议的。他真简直不知道该干点什

么，把手脚跟整个身子往哪儿搁才好；到最后，他坐到打牌的人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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